
以前对贾家庄知道得确实不多，这次去山西
汾阳贾家庄，参加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授牌暨“新时代和美乡村”
主题实践活动启动仪式，有机会走进贾家庄、认
识贾家庄、了解贾家庄。

贾家庄位于吕梁山东麓、汾河西畔，距汾阳
古城五公里。新中国成立前，贾家
庄是当地出了名的穷村，过去曾有
“村东湿泽村西干，村南村北碱荒
滩。有女不嫁贾家庄，嫁到贾庄受
恓惶”的民谣，但就是这个典型的穷
村，在祖孙三代村书记带领下引领
潮流几十年。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爷爷邢
宝山就追求一个梦想，誓要带领村
民拔掉穷根，为贾家庄经济腾飞打
下坚实基础，成为山西省农业战线
上的一面红旗；父辈邢利民几十年
如一日，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朝气、
攻坚克难的锐气，推动贾家庄在改
革开放中又有新发展，成了农村发
展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
裕的一面旗帜；现任书记邢万里，赓
续和传承爷爷和父亲的精神，砥砺
前行，为让贾家庄这面老先进的旗
帜永远不倒，让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和谐幸福，殚精竭虑，尽心尽责。七
十多年来，祖孙三代就像接力赛一
样，盯住目标不动摇，一代接着一代干，创造了老先
进几十年保持不变、工作和业绩与时俱进的辉煌成
绩，获得的命名和荣誉多得无法尽数。

七十多年的时光流转，三代人的奋斗接
力，完成了一个村庄的文化传承。七十多年来，贾
家庄的每一寸土地都长满了奋斗的故事，村里的每
一个人都是奋斗者，为建设自己美丽幸福的家园而
奋斗。他们依靠集体力量，从贫穷落后的盐碱滩，
成为全国闻名的“幸福村”，并孕育了具有光荣传
统、富有时代特色的贾家庄文化。

说起来，贾家庄有很深的文化渊源，也是沾
了文化的光，因为当年郭沫若先生写下“杏花村
外贾家庄，红旗高举在汾阳”的诗句，让贾家庄走
出了吕梁山，走向了全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山药蛋派”代表作家马烽，曾在贾家庄长期体验
生活、进行文学创作，创作了《我们村里的年轻
人》《饲养员赵大叔》等脍炙人口的影视剧本和文
学作品。乔羽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创作
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传唱了几十个春秋，
为贾家庄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迸发出的文
化力量影响着贾家庄的发展变迁。

贾家庄人对作家有一种独特的情感，为
回报作家们给贾家庄带来的精神滋养，他们
建起了马烽纪念馆，还在绿树芳草掩映中，建
成文澜苑作家村，其中有焕章别墅、正清金
屋、徽因水坊、德生雅阁、天霖精舍、慕义红楼

等六幢小楼，分别对应20世纪30年代在汾阳工作、
生活过的冯玉祥、费正清、林徽因、梁思成、万德生、
卫天霖、恒慕义。建设作家村，就是为了让贾家庄与
作家再续前缘，实现具有贾家庄特色的文化传承。

著名导演贾樟柯以汾阳为背景拍摄了电影《山河
故人》。贾家庄已然成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村史

展览馆、作家村、贾樟柯艺术中心，处处
彰显着文学的气息。在国内文坛产生
一定影响的第一届吕梁文学季，就是在
贾家庄隆重举办的，当时，余华、张平、
莫言、阿来、格非、欧阳江河、韩少功、苏
童、西川等文学界名家聚首贾家庄，谈
文学、谈创作，谈情怀、谈世界。在贾家
庄回望乡土，重寻文化乡土之根，成为
中国文学界一大盛事。是啊，吕梁山下
的一个普通村庄，为何有如此魅力，能
聚拢这么多文人的目光，能引起这么多
作家的深层思考！

来到贾家庄，每一天都会遇到让
你怦然心动的场景。去过贾家庄，它
就会停留在你的目光里，停留在你的
心胸间。因为贾家庄绝对是一个写满
奋斗故事的村庄；绝对是一个“人人都
想来、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时刻
挂心怀”的地方，绝对是一个拥有别样
情怀的乡村，绝对会给你带来别样的
精彩！

已经完成使命并曾承载着贾家庄
辉煌历史的水泥厂，变成了工业文化创意园，还有贾
樟柯艺术中心、种子影院、作家村、马烽纪念馆等，一
批带着贾家庄人光荣与梦想的文化创意项目，饱蘸着
这块沃土的滋养。尤其是村史馆里一幅幅泛黄的老
照片，一个个生动的丰收场景，记录着贾家庄走过的
不平凡道路，见证着贾家庄人度过的一段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让村民永远不要忘记贾家庄艰苦的奋斗历程
和精神；图书馆让村民在闲暇时，有了学习充电的场
所，跟上时代步伐；广播站、电视转播台、腾飞报、贾家
庄网站、微信平台，用身边事教育鼓舞身边人，使每个
村民心中都有一盏灯，树立起一种浩然正气。

在贾家庄，无论是民俗文化园、贾街、乡村公园
休闲区和晋商民俗文化体验区，还有老旧质朴的院
落建筑，处处透露出文化气息，可以感受到文化为农
村注入的活力。贾家庄成功融合现代与传统、文化
助力经济、共同富裕这些元素，成就了新时代的新
型农村贾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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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江苏泰兴，那时候泰兴属扬州，不
敢自封扬州人，就像丐帮弟子梦遇富家千金，
扬州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遥远的梦。假如我说
自己是扬州人，人家一定会笑掉大牙，说我不
自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后来，我一个伯父到了扬州，我稍许懂事，
就成了他的常客。每次去却非玩，而是逛书
店。伯父家在梅岭新村，我进驻的第一家就是
附近的扬州古籍书店，在那里看书、淘书，也买
书，一待大半天，去了七八次，都不知道在它对
面就是史可法纪念馆，不远处还有闻名世界的
个园。

对于大学，也觉神奇。因为老家没有大
学，那年代能考上大学，不说凤毛麟角，那也是
千里、万里挑一，很不容易。没想过自己将来
会是幸运儿，便把大学当成图腾来膜拜。伯父
家旁边就有一个职业大学。某天，我冠服严
整，提一袋古书，在校门前探头探脑，就想着进
去踩踩地气儿，感受一把大学长什么样，有耳

朵吗，有鼻子吗，有脸蛋吗，和老家的中小学
比一比，是块头大，还是个子高？
正当我鼓足勇气，跨步向前，企图通过

时，铁门边突然钻出个人，高声吆喝，问我是
干什么的。我结结巴巴，尚没有开口，他就
轰起来：“快走快走，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我面红耳赤，怅怅然退缩。过后从它门

前过，就会逡巡张看，越觉神秘。我的偷窥得不
到满足，留下深深的遗憾。自此，大学也就成了
心里的病，总想着什么时候能进去逛逛——当时
还没有信心以为自己能上大学，只要能逛逛，也
便很满足。

这是我的秘密，没有对任何人讲，更不会告
诉伯父。

不久，我教书的三姨，也到扬州教育学院进
修了，感觉扬州的大学，离着我并不如想象里的
远。但三姨毕竟不是我啊，她能达到的，在我也
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即，这大学，也就越来越渺茫，
恰如扬州的女孩子，姣好、精怪，语声轻嗲，那都
是孙行者翻一个跟头的距离——十万八千里。

那时候我害怕坐着车子去扬州，不要说十万
八千里，即使只有区区的八十里，这个距离也还
是要命的。并非是扬州的女孩子厉害，会把我整
得死去活来，也非说扬州的女孩子漂亮，能迷得
我三魂出窍、五体投地，而是这距离是需要“交学
费”的。

还没到泰州，我就很难受，憋不住，哇的一口
喷出去，淋淋漓漓。跟着就是呃——呃——呃，酸
水直泛，如珠胎在身的娇娘。有意识之后，第一次
出门大吐，就是坐在泰兴去扬州的车子上。一车
的人“恶嫌”，丢死人。

那时的路不像现在，都是窄小不平的，车子又
破，颠颠晃晃，走起来时快时慢，咔咔作响，油烟味
倒流进来，厚厚重重，我年龄不大，受不了当属情
有可原吧？

据说，娃娃时期，我去南京，吐得更厉害，平生
头一遭，但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印象。而小时的南
京更在天边，后来没去过，也就不觉它存在。扬州
便自动升格为第一大都市。我是个乡下人，毫无
“旅游”意识，每次来到这个大都市就是逛街，可谓
“暴殄天物”。

待到自己上大学以后，才发现扬州还有瘦西
湖，伯父的新家搬到了瘦西湖边上，我看望完伯
父，就悄悄去瘦西湖踏看，像欣赏一篇好文章，点
头赞叹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憾。安家后，我又带
上北京土生土长的妻子回老家，“挖出”个园、何
园、平山堂，等写长篇小说《黄梅情史》，预备把扬
州作背景，便专心研究起琼花、蕃釐观……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在《黄

梅情史》的最后，“我”是念着这样的诗句圆寂的。
我的将来，也会在扬州圆梦吗？但是，亲爱

的，我是扬州人，你答应吗？

小舅是我母亲四叔的儿子。
我姥爷兄弟四个，年龄相差不大，在那个陈

旧而饥饿的年代，肩并肩、如狼似虎地成长起来，
一个家庭，人丁兴旺是件可喜可贺的事。

只是，我的姥爷们太穷了。据我母亲说，
我姥爷的父母是带着四个儿子逃荒逃到我们
村的，人虽穷，但心气高，立志要买房置地让街
坊四邻瞧得起。勤俭持家到恨不能口里不吃、
腚里不拉的程度，老两口在穷苦中去世，把节
俭到悭吝的习性，完美地传给了儿子。

为了尽快过上好日子，我的四个姥爷起早
贪黑，只要有工钱，让他们去电闪雷鸣里捉雷
公都干，为了省钱，不舍得娶亲，因为下聘礼、
办婚事都要耗钱……置下几亩薄田后，我的姥
爷们并不松懈，为置更多的田而战天斗地，直
到我最小的姥爷也过了而立之年。旁人就奚
落他们，四条光棍，拼死拼活地干了攒给谁？
他们才如大梦初醒，四处托媒说亲。所以，虽
然我的姥爷们身强力壮，却因为娶亲太
晚，下一代人丁并不兴旺。弟兄四个拼
了老命才生出三个儿子，我的小舅是其
中之一，排行老三。

解放前，因为一段不能言说的个人
原因，我的四姥爷只身一人闯青岛，在铁
路段干“老搬”（青岛土话，指搬运工），多
年以后，才把抛在老家的四姥姥接到青
岛，小舅才得以出生。

基于写作者的八卦本能，对四姥爷
那段不能言说的历史，我很想知道，却没
人肯说，哪怕我费上挤牙膏的力量，也挤
不出来。随着老人们的陆续故去，这件
事成了悬案，挂在岁月的边缘，偶尔想
起，就胡乱猜一会儿。我八九岁的时候，四姥
爷去世，回故土安葬，葬礼过程，我依稀记得，
已成年的小舅抱着四姥爷的骨灰盒走在队伍
前面，披麻戴孝的女眷一路恸哭，每走几步就
喊一嗓子：爷，上西南啊。

上世纪50年代末，山东乡下穷苦难挨，姥
姥带着我的母亲和我的舅舅，跟随她的另一任
丈夫逃荒去东北。我好奇他们到了人生地不
熟的东北怎么生活，上无片瓦，下无立锥，难道
在荒山野岭开荒？

母亲说不是，是当地政府把他们分到当地
居民家借住，给间屋，给点粮食。因为这，我对
东北人民肃然起敬，饥馑年间啊，顾自己都顾
不过来，能这样善待灾民很不容易。但我母亲
他们没在东北待下去，因为我姥姥水土不服得
差点儿丢掉性命，不得不回来。因为种种原
因，逃荒到东北却待不下去的人很多，都没钱
买返程票，最后由政府统一组织遣返，一路辗
转，先是坐火车到大连，再从大连坐船到青岛，
从青岛坐火车回高密。

因为四姥爷，我母亲他们在青岛下火车后
小住了几天。母亲说四姥爷去码头接他们，舅
舅还很小，四姥爷一手抱着他，一手牵着母亲，
对姥姥和她的后任丈夫看都不看，到家就看到
了刚出生不久的小舅。

小时候，我对小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
结婚，带着漂亮的小舅母回老家。小舅须发浓
密，留着鲁迅款小胡子，又高又壮，是典型的山
东大汉模样，嗓门也又高又亮，若是板着脸站
在那儿，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但他偏偏爱笑，
一笑起来就天真烂漫的，像大号顽童。小舅母
的嗓门也很高，在女子以温柔贤淑为美德的齐
鲁大地，这可算不上什么优点。事实上，小舅
母非常善良，她的嗓门大，是职业使然。小舅
母是纺织工人，纺织车间噪音很大，同事之间
交流，必须把嗓门提到最高。

小舅是传统的山东男人，有一些大男子主
义，难免因为声高声低和小舅母拌嘴，但这并
不妨碍他们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小时候对小舅的印象很零星，大多和钙
奶饼干以及高粱饴有关系，因为这是青岛特
产，是小舅回老家探亲时必带的。

第一次对小舅有了专门而深刻的印象，
是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到了青岛，住在远房
亲戚家，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集中读书、画
画，过了一年无法准确言说自己身份的生活，
内心是苦恼的，精神压力也很大，体重只有八
十斤左右，常常想哭，却又无处可哭，寄人篱
下么，难免要看人脸色，虽然我可以随时回高
密，但我不能，因为一旦回去，我就回不来了，
留在青岛才是我想要的生活，眼下虽苦一些，
但总能熬过去。那段时间，我就是吞咽着这
样的自我安慰熬日子的。虽然小舅在青岛，
但我从未想过去找他，毕竟，除了他是母亲的
堂弟这个身份，我和他并不熟，也没有任何的
情感交融，所以，小舅对我来说，只是一门我

所知道的远房亲戚而已，和走在街上的陌生人
并无区别。

直到有一天，远房亲戚慌里慌张地跑回家
（远房亲戚的单位离家只有二百米），一脸严肃地
说有人找。远房亲戚的表情，我至今记得，严肃、
紧张、警惕以及责怪，好像我的存在，给她招来了
上门打家劫舍的家伙。她说找我的人就在外面，
让我去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那是个秋天，嘉峪关路上的法国梧桐呈橘皮
色，暖烘烘地笼罩着整条街。我看见了小舅，他
穿一身蓝色夹克式港务局工装，推着他的大金鹿
牌自行车，望着我咧嘴无声地笑着，好像刚刚烤
好了叫花鸡的周伯通。

我局促地喊了声“小舅”，你怎么来了？小舅把
自行车支好，说我来看看你，问我在这边住得怎么
样。我不甚明了小舅来的初衷，就敷衍说挺好的。
小舅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问我是不是在减肥。我
一时语塞，泪在眼眶里打了个转，差点滚出来。

那次见面，并没有太多亲昵，小舅到远房亲
戚家坐了一会儿，跟远房亲戚寒暄了一会儿，聊
了聊我的现状以及未来，也没在家吃饭，给我留
下了单位电话和家庭地址就走了。后来我才知
道，因当初我来青岛，父亲就极力反对，拗不过我
才放行，他不放心，写信给青岛的小舅，小舅就找
周末过来看我了。

后来，小舅又来看过我几次，每次都是看看
就走，绝不给远房亲戚添半点麻烦。一年后，我
去一家部队疗养院工作，周末会转乘两次公交车
去北山二路的小舅家玩。

北山二路所在是一片平房区，俗称海云庵，
古老而又热闹，小巷纵横交错，巷名都深有古意，
比如说乌衣巷、半辟巷、居仁巷等等，但巷子都特
别窄，窄到人站巷中，平伸胳膊，指尖就能触到巷
两侧人家的窗台。饶是这样窄的巷子，各家窗下
还垒着鸡窝、煤屋子，让巷子变得更加逼仄，逼仄
到推自行车进巷都需要技术。

小舅家共四口人，住三间屋子，进门是厨房
的这间比较小，大约半间屋的样子，东西各有一
间屋，东间住着四姥姥和表弟蒙蒙，西间是小舅
两口子的卧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小舅两口子
个儿高，他们的床是加长的。

四姥姥的卧室还充当着客厅的功能，加宽大
床充当着沙发的使命，有时，玩到很晚，怕我走夜
路不安全，我就睡在四姥姥床上。

人和人之间，是有气场的，每次去小舅家，都
有种到家的踏实感，这，于漂在异乡的我，很重
要，只是我从未在人前说起过，每当内心苦闷，或
是被生活虐了，我都会去小舅家，什么也不说，没
事人一样坐在四姥姥床上说说笑笑，听小舅没完
没了地夸我。在小舅嘴里，我就是天底下最漂
亮、最有气质……各方面都好到无敌的女孩子，
他夸我夸得毫不吝啬，以至于连我自己都要信
了，然后，在四姥姥床上心满意足地睡一觉，第二
天满血复活，投入生活的战场。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小舅一家是我这个在异
乡漂泊的人精神上的大后方，每每行到水穷处，
就想一想小舅，在心里跟自己说，没事的，有小舅
呢。那种感觉就像是哪怕因为自己的倔强，会像
一块坚硬的骨头一样被这座城市吐出去，也有小
舅接着我。

上世纪90年代前后，通讯不发达，没手机，也
没传呼机，连座机电话都是权贵象征，所以，没特
别急的事，没人打电话。但小舅会给我打电话。
小舅的电话内容，永远一个字：吃。让我下班去
他家吃饭，多数是喊我去吃逛鱼。小舅热爱垂
钓，用汽车的内轮胎做了条橡皮筏子，工余无事，
就划到海里去钓逛鱼。据说，逛鱼很傻，一会儿
就能钓一盆，做出来的鱼汤像牛奶一样雪白浓
稠，简直鲜掉眉毛的好吃呀。记得有一年秋天，
我吃逛鱼上瘾，连去几次没吃到逛鱼，就问小舅
什么时候去钓逛鱼。小舅有些生气，说：你这个
梨梨！到十月海里就冷了，你小舅母都不舍得支
使我去钓逛鱼，你支使我去钓逛鱼！搞得我很不
好意思，但小舅言语里的亲近，我是能听出来的，

在他心目中，我这个外甥女应该比舅母还心疼他
才对，但我没有，所以他生气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一个十月，我去西海参加
帆船比赛，恰逢那天水上没风，我又不懂操作，只
能停在原地等救援，水里的寒气透过帆船底部直
逼人身，像冰凉的巨手，把人攥住了往寒气里拖，
我终于明白了小舅为什么生气。

小舅虽然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但他爱做饭。
有次他打电话让我去吃虾仁饺子，一进门，看见小
舅蹲在地板上，一边用力地捣着蒜臼子，一边兴致
勃勃地跟我说，捣的是剥虾仁剥下的虾头，捣一
捣，用纱布兜着挤出虾脑做成虾脑酱，配面条，是
绝世美味。

小舅家的饭菜虽然家常，但口味都很棒，我又
是个馋嘴的人，所以，有时候不用小舅打电话喊，我
也会自己去，且每次都能碰上好吃的，四姥姥和小
舅就说我是个有福的人，理由是只有有福的人才能
踩着人家吃好吃的点儿不约而至。这话毫无根据，

很唯心，但对漂在青岛苦着的我，却是一针
飘渺的安慰剂，好像告诉我，不要气馁，你
好日子在后头呢，坚定了我在这座城市熬
下去的决心。

其实，小舅家的所谓好吃的，也就是饺
子、馄饨、炖逛鱼啥的。

我身为女孩子，一个人漂在青岛，小舅
总怕会有歹人欺负我，跟我说：谁欺负你，
你告诉我，我弄死他！让我跟别人说他们
家就是我的亲姥姥家，他是我亲舅舅，这
样，意味着我在青岛有妥实可靠的亲人，别
人想欺负我时，要掂量掂量。

敲字到这里，我眼眶湿了。只有身处
过我那种境遇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样的暖，

是多么的透魂彻骨。之后很多年，我把小舅和四
姥姥家，都说成我姥姥家。确实有作用。

后来，我从疗养院辞职，不能再住部队宿舍
了。小舅母在娘家所在的城中村，帮我租了一间
厢房，并垫上了房租（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
每月一百多块工资不算低了，但都被我买了书和
磁带，完全不懂攒钱），后来我把钱还给小舅和小
舅母了，但这情分，我会念一辈子。

小舅脾气火爆，但从没跟我发过火。在小舅
眼里，我这个外甥女，好得不得了，要才华有才华，
要气质有气质，要模样有模样，他夸我时，一副我
家筐里绝对没烂杏的表情，让我感动。虽然我们
的血缘不是那么近，但小舅对我的姿态，完全是拿
我当亲人待的。

记得一次去小舅家，小舅母说有次她回娘
家，老远看见我在街上的背影，就寻思这是谁家
孩子，怎么看着眼熟？小舅马上打断她，说小舅
母真能想，还谁家孩子？盐滩村能出息出个咱梨
梨这样的大嫚？这气质！打眼一看就不是盐滩
村的！

这事，我至今记得，一是小舅满足了我一个女
孩子被人夸的虚荣，二是觉得我是小舅的亲人。于
我这样一个家在外地，没户口，也完全看不见未来
的漂泊之人，被人当成亲人，是刻骨铭心的温暖。

再后来，四姥姥年龄大了，做梦都想住楼房，
为了满足她的心愿，港务局分房子，小舅把北山二
路的平房交上去，在水清沟分到一套一楼的三居
室，前面带个院子，很适合老年人居住。

四姥姥八十多岁后，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发展
得越来越严重，身体强健，但神志混乱，经常闯祸，
便溺在衣服里，完全没有知觉，且拒绝脱下换洗，
每天单是为了哄她脱下脏衣服换洗，都要斗智斗
勇数次，再后来，小舅母的母亲也衰老得失能了，
小舅便接过来，两个老人一起照顾。

四姥姥得阿尔茨海默症五年后去世，小舅的
岳母也去世了，小舅内退，他身体好，闲不住，去公
司补差。按说，他和小舅母可就此过上平和顺意
的人生了。却没有，小舅也突然患病，去北京，也
没治好，但他总觉得自己身体底子好，没问题。我
也觉得他不会有问题，住院治疗调养一段时间就
好了。有天中午，他在医院还给大舅打电话，说他
快好了，下午不用去看他了。

结果，下午他就走了。像开玩笑一样，闭上眼
就走了，这让我难过了好几年。

小舅走后，原本性格开朗的小舅母，患上了抑
郁症，总猜疑邻居偷她东西，和邻居闹得不好，表
弟不得不另购房搬走，小舅母独居时，意外心梗去
世了。就此，我在青岛最亲的亲人走了，我时常想
起他们，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看看天，觉得老天不
公平，他们还那么年轻。

前几天，去菜市场买菜，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
人，体态和模样跟小舅特别像，我愣愣地看着他走
到我面前，和我擦肩而过。我转过身去，专注地看
着他消失在街的拐角。那些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亲
人啊，他们是匍匐在心脏上的沙子，一有风吹草
动，就刷刷地洒落成痛。

读你——敦煌

你是传世的名著

读你就读出了

泪流满面的诗行

读你那莫高窟

流溢千年的信仰

读你那月牙湖

大漠求生的坚强

读你那玉门关

春风不度的孤寂

读你盛世辉煌的大唐

读你众多无名大师

咬碎艰辛创作的艺术经典

读你美不胜收的博大荣光

读你千年色彩斑斓的飞天梦想

你是四万平方米再现的

一个美术世界的明亮

你是那被掠走的三分之二的神伤

还有我终其结局的忧患

是你被那大漠沙尘埋没的凄凉

读你读得我血液澎湃

读你读得我与你相拥

眼界高远充满了浪漫的想象

尕亚之泪

——写给博斯腾湖

在大西北

在库尔勒境内

博斯腾湖荡漾着

水天一色仙境的美

那不是上天的恩赐

是尕亚流下的凄婉的泪

博斯腾与邪念雨神的搏杀

只为把对尕亚的爱夺回

即便死去无怨无悔

尕亚以死相随

流出最后的泪滴

化成一汪湖水

感动世人万里追随

我既为

觅寻爱的真谛而来

又担心

人类对自然损毁

将流下

最后一滴泪的悲催

昆仑雄鹰

今天我在天边

今天我在新疆和田

穿越茫茫的戈壁滩

我看到了玉的温床

美在此出发

装饰了追寻美的人间

今天没有风尘席卷

今天我骑着马儿

奔驰在板兰格草原

云朵般的羊群

飘动着原色的浪漫

今天胸襟开阔

今天阳光灿烂

抬头一望便是

巍巍的昆仑山

那皑皑的白雪

是银色的巨龙

在圣山威武地盘旋

昆仑山啊昆仑山

你这万山之祖

早已成为万神的宫殿

在你这神话的故乡

我已进入你梦中的画面

今天，就在今天

在你山腰的不冻泉

我饮一口清凉的泉水

就化为了矫健的雄鹰

一翔冲天，一翔冲天

护卫起你神秘的庄严

帕米尔高原的眼

洁白的云

是天然的手绢

悠然地擦亮

喀拉库里湖

那帕米尔高原的眼

皑皑的积雪

是神秘的白纱巾

披在“冰川之父”

慕士塔格山的峰峦

我骑着骆驼

穿过沙漠的孤寂

我跨上白龙马

守在天湖的身边

茫茫草原

就是绿色的地毯

繁星荡漾的夜晚

我听到了

走在地毯上的足音

透过那明亮的眼

我等到了下凡的神仙

峡谷奇绝激活张掖

走丝绸之路

你必在张掖驻足

这里有新的发现

那是平山湖大峡谷

这里并没有湖

有的是亿万年前

大自然的神工鬼斧

留给世人奇绝的诗书

背着渴望前行

你要行万里路

才能进入拍案的阅读

它的纸张

是红色的砂砾岩

神秘的故事

惊艳的诗句

在纸张上喷薄而出

这里有情侣峰

对爱永远的倾诉

这里有将军石

一夫当关的风骨

这里有教子图

循循善诱的付出

这里有你想象张开的翅膀

起飞于峡谷奥妙的深处

张掖你这河西走廊的明珠

因这叹为观止的大峡谷

被激活进而显得璀璨夺目

七彩丹霞——天地间的画

只因你经历了

太多太多的磨砺

才有了你

震撼心灵的彩霞

才有了你

天地间直挂云霄的画

与地球你的母亲相比

你是朝气蓬勃的年华

你是荒原中绚烂的挺拔

有多少渴望你的眼睛

就有多少激情流淌的挥洒

就有多少脚步前行的萌发

与你牵手

和你谈诗和远方的佳话

你把孤独嚼成美丽

我把美丽捧在心中

开成永不凋谢的花儿

我小舅
连 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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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扬州人？
蒋 泥

乡
野
上
的
别
样
情
怀

杨
伯
良

（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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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诗笺
武自然


